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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第八届全国架上连环画展已拉

开帷幕，由此想到历届连环画展总有让人

喜出望外的佳作。四十年前还是艺科生

的我们，走进上海展区，面对第六届全国连

环画和插图展，赞叹不已。因为是首次将

两个小画种单独放在上海展区举办，故印

象深刻。观众围着这一组组小画来回地

转，屏气凝神、目不转睛地欣赏，生怕眼前

这美不胜收的作品展不再有、生怕映入眼

帘的佳作随时溜走。不管之前对巨幅国

画、油画存在多少好感，但眼前这小尺寸连

环画、插图，在一群艺科生心中的位置，不

啻是立稳、站牢了，还彻底被征服了。

大部分人由印刷读物比如画刊和书

籍里认识了插图，对这一门艺术也只是一

知半解，甚至孤陋寡闻。随着眼前这些作

品——连环画和插图被看了个通透，好感

与试一试插图的念想，至今依旧。当初若

不是身临其境，细细揣摩个中精品佳作，

怎知原作与印刷品竟有这般的差距和

不同。

相对于熟悉的画种和流行的画法，插

图是新展示、新手法。以书籍为蓝本表

现，常以“第二次”创作简称，“第一次”为

作家笔下的文字载体像小说、戏剧等。众

所周知，国画、油画和版画等技法创作，素

材均取自于现实生活，插图也当如此，实

则不然。首先，对一册书或一部名著存有

好感的画家，一是被一堆跌宕起伏的故事

情节给迷住了，才进入角色；二是浮想联

翩，欲求文字外加入新的视觉元素，给书

增色，两者合而为一，使读的人从中获益，

这就是插图意义所在，故书籍里藏着素

材。当代名画家受邀给名著配图，较为普

遍，如国画、油画或版画领域取得不凡成

就的艺术家，他们多了个称呼——插画

家。而画家乐见其成给书籍配上精美插

图，定是古往今来的一部部名著，比如鲁

迅小说《阿Q正传》和《孔乙己》等，先有蒋

兆和、后有方增先，这两位艺术大家均以

大手笔构筑，使本就流传于世的文学名

著，更加相得益彰，犹如“锦上添花”。

如今，看上去印刷精美的书籍，大多

配有插图。有插图的小说与没有插图的

小说，赏心悦目之余还是有不小的差别。

当然不是说每部书籍都百分百配上插图，

但书图并茂，阅读兴致直线上升。一般是

四至五幅组成一件完整的插图，一是较原

著增色许多；二是边读边看，甚是惬意。

这种“读、看”的双重功效，在快节奏日子

里，很是必要。

可见，好的插图是书籍不可或缺的

“硬件”之一。有别于国画、油画、版画这

些独幅创作，插图往往杂糅了其他的绘画

元素，使得“身躯尚小”，却有“四两拨千

斤”之妙。当画家拟给一部好书插图，必

然要弄清全书大致，然后构思表现。此外

还得借助于其他素材，尤其是从现实生活

中搜集来的素材，形成与原著一应氛围，

加上小说名著为主体的这部分素材，在后

续的挖掘表现中，形成丰富别样的视觉

画面。

人世间一切喜怒哀乐，古往今来大体

一致，给文学小说人物配上具有时代特征

的服装道具和环境，不难；难的是如何运

用插图语言刻画出人的内心世界，这才是

艺术的关键。

在忠实原著基础上发挥艺术想象力，

让插图与文字之间相互作用。譬如一些

中外名著如《复活》、《红楼梦》、《阿 Q 正

传》等文学小说插图，是画家再现社会风

云和历史人文的艺术结晶，以饱满的艺术

情感和别致的造型语言打动人。正如德

国哲学家 Ernst Cassirer（恩斯特·卡西尔）

所说：“当我们进入他的画境，我们就不得

不以他的眼光看待世界，仿佛就像我们以

前从未以这样特殊方式来观察过这个世

界似的”。可见，运用造型手段的第二次

创作，线条、笔墨、色彩这些要素去塑造人

物和刻画情景道具尤为重要，另外，插图

有别于连环画，需以更概括提练的语言表

达，若反映的是书中主人公一生，一定从

重大的历史事件上入手。

一些反映中华民族光辉历程的插图，

其时代性和不可多得的人文价值，应予以

充分展示。这类插图，或与当下某些受外

来影响的价值观不同。上个世纪 50 年

代，全国上下莫不以英雄人物先进事迹激

发自己，尤其是那些为中华民族崛起奋斗

不已的历史人物，他们的感人事迹，尤需

浓墨重彩。

1984年第六届国内连环画、插图展区

的各种插图，与国画、油画、版画联成一

体，兼容素描水彩等手段的别样探索，似

竞相开放的花蕾，让人目不暇接，而触动

观众内心深处，无疑是视觉与精神的双重

体验。一组组插图，尺寸虽小，但视觉效

应与大尺幅国画、油画不相上下，表现手

法各臻其妙。与独幅创作不同，插图中的

人物形象须前后一致，不能因角度变化、

年岁增长，使前后形象脱节，这些无不考

验画家的造型素养及手法的协调性。受

尺寸限制，插图难以如大画幅，有酣畅淋

漓的笔情墨韵，尤需“举重若轻”或“举轻

若重”，灵活处理。

20 世纪以来运用写意语言表现现实

题材的人物画创作，含括了一部分插图。

本人曾为纪实文学小说《第一公民——陈

嘉庚》以写意手法所作的插图，入选“第三

届全国高校插图作品展”，确实感受到插

图的魅力。（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福建校

友会会长）

插图：给书籍增色的艺术
■潘丰泉

徐达章（1869-1913 年）是徐悲鸿的

父亲，亦是徐悲鸿的启蒙老师。从 1900

年开始，徐悲鸿就在父亲的“严督”下读国

学经典，1903 年读完《左传》后才正式学

画，徐达章的绘画教学，以人物画和色彩

为首重，强调写生和默写。

绘画是徐达章一生的最爱，其作品

包括绣像画、水陆画、界画、人物、花鸟、

山水，工笔、写意、水墨、墨彩等，可谓题

材广泛，异彩纷呈。他尤其酷爱人物画，

徐悲鸿曾经在《悲鸿自述》中说：“先君讳

达章⋯⋯尤为好写人物，自由父母、姊妹

（先君无兄弟），至于邻佣、乞丐，皆曲意

刻画，纵其拟仿⋯⋯”由是，徐达章教儿

子绘画时首重人物画就在情理之中了。

具体要求就是每天午饭后临摹吴友如的

《点石斋画报》石印界画人物一张，并逐

渐学习着色。1904 年徐悲鸿就已成为父

亲的小助手，常帮助渲染画面上非重要

部位的色彩，1912 年在《时事新报》所附

画报上发表人物画《时迁偷鸡》，并获二

等奖。

徐达章教画虽然是从临摹开始的，但

他非常重视写生，徐悲鸿曾说：“先君讳达

章⋯⋯观察精微，会心造物⋯⋯独喜描写

所见，如鸡、犬、牛、羊、村、树、猫、花⋯⋯

先君无所师承，一宗造物。”

默写也是徐悲鸿从小练就的童子

功。徐悲鸿夫人廖静文曾说：“徐悲鸿每

次随父亲进城时，必至画店观赏石涛、八

大及任伯年等人之作，回家后凭记忆默

写。”从小练就的默写能力在留欧期间又

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他在《悲鸿自述》中述

及恩师达仰“令吾于每一精究之课竟，默

背一次，记其特征，然后再与对象相较，而

正其差，则所得愈坚实矣。”

徐悲鸿回国后投身艺术教育，默写

正是其教学重点内容之一，素描教学中

他特别强调记忆“要点”，要求学员画后

还要背出来，并和写生的习作对照⋯⋯

卢开祥在《为了祖国的美术事业——忆

徐悲鸿先生》中叙述徐悲鸿的“背书、默

画理相同”的观点：“徐先生说：读书要背

书，画画要默画，这是同样的道理。画插

图的基本功，就是要有背画的本领。徐

先生规定：在学校的学生，每周的素描作

业完成后，要增加半天时间将本周的素

描作业默背出来，要求轮廓和明暗调子

大致准确。日积月累，就会在头脑中有

比较丰富的形象资料。徐先生要求学生

们在看戏、看电影以后，能把最感人的场

面、人物、色调、气氛⋯⋯默写出来。徐

先生还要求学生们将出去看到的景物的

最美好的第一眼印象记住，回来后能将

这种印象描画出来。”

徐悲鸿还在《钟志先生惠鉴奉》中说

自己“推行默写方法，即凡研究一星期素

描，在星期五日，费半小时时间，用一小纸

默出，将记忆所及尽量背画出来，翌日对

对象改正，自画像亦然。三四次后，诸生

皆能默写自己，且能神似，加强想象力，无

过于此。请先生亦在中大实施，可得三倍

效力也。”徐悲鸿在中央美术学院任职期

间曾说：“默写最重要，因可缩短学习时

期。”至此，徐悲鸿发端自其父亲的默写对

其深远影响可见一斑。

更可贵的是，从 1901 年开始，徐达章

正式教徐悲鸿执笔学书，1904年底徐悲鸿

已能替同村农家写春联，如“时和世泰”

“人寿年丰”之类。期间徐达章主要从颜

鲁公家庙碑开始，溯源至二王及魏碑，后

又教授智永千字文等碑帖，这给徐悲鸿打

下了坚实的书法基础。徐达章碑帖互鉴

的书学精神，使徐悲鸿从小就吸收碑帖两

方面的营养。父亲去世后，徐悲鸿在“尊

碑”“尚碑”大家康有为的帮助下，深研碑

学并获巨大提升，终于形成其最著名的碑

体书风，对后世影响深巨。

另外，徐达章还擅长篆刻。其刻印首

在言志，直指内心。徐悲鸿受父教导，亦

爱篆刻，他不仅自刻过“江南贫侠”“好德”

“精爽”“颠沛必于是”等，还仿齐白石而刻

“江南布衣”，仿陈子奋刻“悲鸿之印”和

“悲鸿”，仿杨仲子刻“徐悲鸿”（两方）。

徐悲鸿受父所教从小对诗词情有独

钟，十岁时曾随父坐船由宜兴到溧阳，途

中即景偶得首诗：“春水绿弥漫，春山秀色

含；一帆风信好，舟过万重峦。”成名后的

徐悲鸿，虽然视作画和收藏如生命，但作

诗和挥毫书法亦是须臾不离左右。

虽然徐达章最爱绘画且诗书画印皆

能，然而其最深厚的学问在其儒学，他也

是镇上有名的私塾先生。他对孔子和朱

熹尤为尊崇，与其深厚儒学相比，书画也

仅自己“偶好”而已。更重要的是，当年徐

达章正式对儿子施教之时，虽然终极目标

是把儿子培养成为优秀画家，但占据首发

的却是国学圣贤教育，读经四年后才开始

教授绘画，期间儿子多次央求学画，父亲

却说：“你现在应该专心读书，等读完了

《左传》再学画亦不迟。”

徐达章给予徐悲鸿的启蒙教育，不仅

在于传统绘画造型和色彩以及写生求真

的诸己立场，更有传统国学文化基因的传

续。徐悲鸿最终形成了追求真善美的艺

术方向，回归“师法造化，中得心源”的民

族精神。（作者系北京徐悲鸿纪念馆副研

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博士毕业）

徐悲鸿的启蒙老师徐达章
■唐培勇

徐悲鸿的启蒙老师徐达章
■唐培勇

清 徐达章 松荫课子图

51.5×81cm 国画 1905年


